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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从外边回来，胡峰被惊吓得出了一头冷汗，他如痴如果

地靠在门上，双腿像抽了筋似地发僵发麻。他缓过神来，捋

了一把湿漉漉的头发，全身的神经却仍然在微微颤栗。

"咋啦?娃。"母亲走过来问。

"啊，妈。我......"他不知如何作答。

母亲抬头看了看他的脸色，也为之一惊。她拉着他的胳

膊把他拽进屋里，小声埋怨着z

"让你早早休息，偏要出去跑。"

父亲胡核桃从炕上欠起身来，满脸的不悦。他又喝了酒，

每条皱纹里都现出恼怒z

"出门见鬼!出门见鬼!这个山音晃你就看不够是不

是?妈的 X，什么时候才让老子放心? "

鬼?胡峰实在不愿意把刚才的黑影和鬼的传说联系在→

起。可是，他又无从解释。

天黑时，父亲请来了书记、村长和瘦鬼会计他们，他要

倍儿子 i[自行前这个机会炫耀一下自己的朱元。儿子考上了大



学，这可远在大山里的胡家菜来说，是破天荒的特大新!可。

好些目子来，他乐割肉?也'~~不得爬到最高的石鼓lIJ t.向全世

界叫喊。{也整天脚后跟踢着后脊梁似地四处张钩，这位胡峰

本来就非常烦乱的心更加i烦乱。补习了两年才考上了大学，

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?昔日的同学如今都快要大学毕业了，

而今他却才要步入大门， ~阜尴尬够难堪的了。何况，何况春

娅又被丢了 F来……

下午，父亲把家里那头三十斤不到的小猪杀了，母亲不

忍目睹，她躲在厨房里掩面哭泣。胡峰坐在母亲一边，对他

走后的日子又凭添了好多熬煎。他总是心疼自己的冉-亲，母

亲太善良太软弱了。有他在身边，母亲的脸上还能时而露出

些笑容，心里还有些充实的慰藉。他这)远离而去，母亲的

心里空落落地疼哩。"哭啥哩!煮肉。我日他妈我也要像皇

帝老子→样吃一同乳3~;- 肉呢!乳猪肉一~听说过11吗?一是给

我娃送行，二是也拙忖干部的嘴给抹一下。"父亲边说边把

冒着热气的小猪肉扔在案板上，他点燃一支劣质烟衔在l嘴角，

又转过头眯结着眼除欣赏自己的一个杰作似地瞅着儿于的脸

庞σ这圆圆的脸浓践的启高高的鼻梁，咋看也不是我胡核桃

的血脉。父亲在心里想。想完以后又嘿i摆地笑，说不清是自

豪还是自嘲。

"爸，你太残忍。"

"你也要学爸的样。男人就像个男人。"

"我走后，你和妈也还要过日子哩。'

"日子么?各人有各人的过法。"

"你对妈要好一些。"

"这娃，当大学生了话还说不清楚。 谁的妈呀? 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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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峰紧闭了双院。如果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同辈，他真想

指着鼻子骂他一声"无赖" 1 可他明明是 自 己的父亲 ， J-.~市

硬要把他们搭配为父与子的关系。要不是看见母亲战战兢销

地忙碌着为晚上的宴请准备饭菜，他真想立即跑出门去。明

天就要走了，夺娅的脸仍然像石头一样冰冷而僵硬，以前的

欢言笑话也你是被嵌进了牙楼里，他为此而焦急如焚。

他挽起了袖子，车:超了来刀，母京已经站起身来，每当

看见儿子干活，她就会像失职似地内疚和自卖。

"放 F放下。你明天粟，主长降。"

"码，我要学着干活哩。"

"这娃，你总说这没出息的话。"这时，妈妈伤悲的脸

上竟露出 tfifr色。可怜了一生的人，自己把自己本来就划归为

下苦和侍候人的人。她按住了儿子的胳膊，想夺下儿子手中

的菜刀。胡峰执拗地推开了她，丝毫不讲刀法地把肉剁成了

大块。菜刀的锋刃砍在骨头上，碎骨飞溅起来，嘎嘎的声音

使母亲手足无措。

"岐\罔下一块生妙。"

胡峰的心里说?昆Vir.t'tt.一塌糊涂。父亲的提醒他全然没

有听见。他稀里糊涂地把肉一块一块扔进锅里，母亲忙忙乱

乱地点看了灶火，拉动了风箱。

山里人住得分鼠。说是同J个柑寨，实际上各家隔开好

远。父亲把他们→个一个叫来时，乳猪肉已成了一锅稀粥。

"上菜一一"父亲喊得很夸张。

母亲揭开锅盖时，顿时傻了眼。筷子已经央不住了，这

可怎么用刀切成帮片?胡i峰咱洋芋丝、拌粉条凡个凉菜端出

去后， .!hi>饲妇、只哇，走过去一肴，也有些哭笑不得。他果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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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用?夜篱把烂肉捞在一个盘子里，撒上盐末浇些酱油就端了

出去。

"~啊，这是什么东西? "瘦鬼会计胡安举用鼻子嗅了嗅，

有些大惑不解地问。

"就鱼。"胡峰绷着脸说。

他们面面相觑了好一阵子，这才用筷子一点一点地往嘴

里眼去。

"咦哟，不错不错，不用咬就化了。我们的胡峰可真是要

见大世丽的人，从哪儿就弄来了这东西? "

"海里的东西都有点腥气。"年轻一些的胡安举很内行

很老道地说。

"那不是正合你的口味吗?你就是一闻见腥气就走不动

的东西。"胡核桃脸上的窘迫已经消退，他将错就错地开着

会计的玩笑。对儿子却很满意，一村子的头头脑脑就让他糊

弄得一愣一愣的。

"慢吃慢吃、后边还有生;因、呢。"父亲的眼睛熠熠生辉，

鼻尖上已经沁出了汗粒。

胡峰这才想起了父亲下午的那一声吆喝。这时候，他已

经想溜出门去。他想他溜走后母亲肯定端不上来"生炒乳猪

肉"了，父亲加罪于她的责骂也就在所难免。他一脸正色地

说，

"别再生炒。有道是生克熟补。我们的肚子里整天填充

的就是洋芋糊糊包谷惨粥，还有什么克不了?等会每人喝一

碗木耳蘑菇汤，不比什么都好 1 "

"有道1有道 1 "众口附和。

这小子，今天就真的成了大学士了?你瞧他那张嘴，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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脱脱一个知识的匣子。胡核桃眨巳着小眼睛，咽了一臼很响

的唾沫说E

"碎驴日的，总是摆能。"

"该你这个老驴喝了 1 "

"别别。让我峰娃子给你们着杯酒。'

胡峰给每人敬了一杯酒后，又到灶间告诉母亲给锅里撂

些木耳干蘑一切就都万事大吉。然后，他就贴着墙根溜出了

家门。

2

胡峰是忧心忡忡地返回家时，才遇见那个幽灵般的黑影

的。

出门后，他先是快走如飞。走着走着，步履就慢了下来。

川道里涌出来的溜溜风好像哗哗翻腾的河水，把叠叠重重的

山恋摇晃得巍巍地交错移动。山里的秋天来的早，夜里的风

己能感觉到寒气袭人。他打了一个激灵，刚才在家里应付自

如的灵气就荡然无存了。到哪里去哩?他先是问自己。当然

去找春娅!见了她再说什么怎么说呢?

昨天早上，他邀请春娅和他一同去山外，去向几位同学

告个别。不说这话还罢，一说，春娅的眼睛就-}HE然。

春娅说z "我告什么别呢? "

他说z "我是说你陪我一块去。"

"为什么要我陪? "

"一个人怪孤单的。"

春娅咬了咬嘴唇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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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我病了。"

当他中午来到山外的集镇时，却发现她也在街上的人流

中。当时，他正和王非、龚卫一块儿走着，是眼尖的王非首

先看见了她的。

"U间 ， 你这家伙挺会骗人， 你不是说春娅病了吗 ? "王

非说。

"她是病了。"

η!:不是好好的她嘛 I "

顺着王非的手指望去，春娅急匆匆地在人群里穿行。她

肩上背着一招细麻绳9已经踏上了土产商店的台阶台那~f，j麻

绳看来似不沉重，但她的步伐却有些踉踉跄跄。原先潇洒地

搭在肩上的长发己用一条红布条束在脑后。她走路目不斜视，

朝着自己要去的目标前行。胡峰怅然地望着她的背影，一种

无名的酸楚涌上心头。她为什么要支出他而要独自丽米呢?

这些麻绳我替你背着法有多好?

"我喊她过米? "王非说。

胡峰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，轻声 ll? :

"别。她也许是为了躲避-非[I尴尬。"

龚卫好像深谙此道地应和说z

"习二见好不见好。早甩比迟甩少些麻烦。"

胡峰扭过脸来，怒目盯着龚卫。他们三人中，龚卫要和

他同行，王非则要留在家乡。

"哎，丑话说在前边，你小子要是甩了她，哥们可就:H

始挂她了。你们这位山里的小姐，长得真正是应人咀。"王

非挺着脸说。

王非话没说完，胸脯已经挨了重重的一拳。胡峰眸子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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射着凶光t

"我真想掐死你个狗操的! "

"开个玩笑，何必大动肝火。"龚卫打圆场说。巧3时

候说不定你还要求王非呢。"

"求他什么? "

"算l啦算啦。什么都不要说好。"

说话间春娅已经走出了土产商店的店门，她站立了一会

儿，似乎在琼前什么心思。稍许之后她走进了斜对面的百货

商店大门。

龚卫f旦有预见性地说 z

"可以肯定，她是给你去买什么送行的礼物了!她为啥

不和你一块来?一是要给你来个突然高兴，另外又觉得用麻

绳挽礼物怪寒惨人的。"卖卫推理完就变了声调，"不知我

(.vi卖不应该奉劝你一句? 再小的礼物也不能要 l 不能给感情

套上物的榈锁。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，这哲理同样适应人与

人的纠葛。"

王非不以为然地说z

"说不定你们是自作多惰。如今这女子，也是11么都能

想遍，什么都能理解。咱们班那个时装模特儿，在校时不是

心比天高?可是落榜的第三天她就和县公安局局长的小舅子

定了婿。那个小舅子是犯了流氓罪刚出狱不久的小泼皮。别

人问她咋想的，她说一要户口二要招工，第三嘛……第二步

再说第三步。瞧瞧，为了自己的前途，她不惜摘自己的人体

开发。"

"说来可悲实际上也不失为一种韬略。"龚卫这位哲学

系的新生似乎已经过早地进入了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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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该有个完了 1 "胡峰有些歇斯底里。

龚卫以为他在接续自己的话题，就说E

"该完的完不了，不该丢失的却总是丢失。事实就是这

么无情而残酷。"

"我是说你们该有个完了!你真不愧为空空道人。"胡

峰说完就抛下他们往百货店的门前走去。

他们还尾随着他。

他转过身来s

"我想春娅不愿看见你们。我也觉得她不应该看见你

们。"

"噢，那就后天见，不见不散。"龚卫说。

"常来信，哥们。我记住你这一拳了。"王非弹了一个

响指。

完全使他心灰意冷，商店里并无春娅的身影。他到商店

的后边看了看，后边的院里摆满瓷壶瓷碗，铁锹板辙，一个

偏门通向了另一条小巷。至此他才恍然大悟z春娅凝立的片

刻一起瞥见了他们三个，为了避开这种会面，她从偏门逍遁

了。

他大步流星地奔上了山路。弯弯曲曲忽高忽低的山路犹

如麻绳般地在山间在沟谷中蜿蜒盘绕着。他气喘吁吁，觉得

自己的心己和身体分离，心在前边飞，身子却不争气地沉沉

下坠。他总是觉得那个红布条在眼前晃动，远下身子眺理时，

却总是什么也没有。

他追上了山岩。

山岩背着一个长条形的大筐，走得既缓慢又坚定。筐里

装满了黑呼呼粘巴巴的磷肥，吱吱嘎嘎地分不清是他骨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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酥松还是竹筐磨擦出来的响动。

"山岩哥，你也赶集了? "

"噢，峰峰。我赶什么集哩?抽空打了些毛架子到镇上

卖了，再换回些化肥。"

"你真行。"

"行啥呀?过日子么，谁不这样?不像你，这一下可远

远高飞啦。"

"哎，你看见春娅过去了吗? "

"我，我，役，没。"

胡峰见他有些吞吞吐吐，追问z

"真没看见? "

"啊，她……她不让说。她让我说我没看见。"

胡峰猛然看见山岩手里攥着一个整得方方正正的崭新手

帕，他脸上脖于上汗水淋漓，但举起手时却还是下意识地用

衣袖揩着汗水。瞅着这个稀奇古怪的动作，胡峰内在的感觉

里突然觉得这方手帕和自己一定有着某种联系。他试探性地

问E

"山岩哥也舍得买一块新手帕? "

山岩惶惶悚悚地说s

"这，这是春娅给的。'

"~也? "胡峰一惊，"为什么给你? "

"她从我身边过时，手里就一直把这手帕揉来揉去。后

来，我看见她想把它扔下沟去，谁知她看见我用衣服袖擦汗

后，就又把手帕递给了我说s山岩哥，用它擦吧。我说不要，

她塞到我手里就走了。唤，你走的快，再说你也常去她家，

你把官还给她吧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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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峰释然了一些。善良的春姐…定是起了恻隐之心。但

是，她为什么要把它扔掉呢?是觉得一方手III自送我怕我见笑

怕我看轻了它的价倪吗?春娅，你错了!即使是你头上的红

布条，假如l送我我也会永远珍藏在身边。他没敢接山岩递过

来的手帕，他觉得从山里任何人手里夺下一样东西，都是对

乡情的亵渎。再说，这中转而来的礼物已完全表示了它应有

的珍贵。珍贵的东西必须由自己亲自获得。

一直追到村边的小溪旁，他才看见春娅鸥在水边洗了一

把脸后，又正要拐上自家屋前的小路。

"春娅，纱他喊道，"你等等。"

春娅站寇，故作坦然地回过头来。

"春娅，你为什么躲着我? "

"没有呀。"

"你给我买了子帕，可为什么又中途变卦? "

"没有呀。

"我全看兑 f。你背着麻绳……"

"你全谱了。应该说，我背的是大山。"

这时候，胡峰听见了小狗的叫声，是小花狸。连小花狸

都受了整整一天的委屈。 i范声音望，去，小花狸在春娅家的门

缝里昂扎着往出挤。窄窄的门缝，使它只能伸出尖尖的毛茸

茸的小嘴。它用前爪试图拨开门扇，但从里边插住了的门问

使它只能徒劳地低吠。门络于打开了，但首先站在门外的却

是春娅的父亲胡安吉。胡安古肩上搭辛辛一结麻丝，手里转动

着吊棒，不停地拧动着麻线。他似乎早就看见了小路上的这

两个人。

"春娅，还不回家吃饭，往黑兰奇;呀? "他声音低沉但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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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容置疑地喊。

春娅低垂着头， f象某f怜了什么错萃的回头走去。

手帕9手帕……一种不样的失落感一直揪着胡峰的心。

家里的猜拳声此起彼伏，搅得寂静的山村天摇地动。吆

喝声夹杂在川道风里，一会儿被挤成一个疙瘩，一会儿又被

撕碎得在各个山姆和沟望里飘移。

窗关舍，门闭合，

被子合眼蒙合，

腿拳合哟一-_.

他从山岩家的后墙下经过时，还没有看见那个黑影。山

岩的窗上还亮着灯，山岩还如逢喜事似的哼叫着。当时，他

对山岩的喜气洋洋还冒出了一股无名的火气，他捡起-个小

土块朝山岩的窗子扔去后，山岩立即就屏声敛气了。

春娅家的门已经关上。还没等他靠近门前，小花狸已经

发出了亲昵而又顽皮的叫声。他在门前站定，并不急于敲门，

他知道小花狸的叫声就是向里边传递的信号，用不了多大功

夫门就会从里边打开，一家人就会迎接他这位常客。

小花狸急不可耐地抓挠着门槛。他不1i\l亩，没有停往日

那样连呼"花狸花狸"，他想善意地戏弄宫一下，和官iF个

玩笑。

门并没有主动地打开。

小花狸的叫声也渐渐低哑。

他把手中带内的骨头从门扇下的缝隙中塞过去，待小花

狸刚刚咬住时，他又猛地把它抽回。就这样一连逗了好几

下，小花狸的吠声才又变得惶怒和高昂起来。

"谁? "胡安吉从里屋走了过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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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我。胡峰。"他站起身说。

胡安吉拉开了门 z

"我还以为是个无聊的孩子逗狗玩哩。"

"嘻嘻。"胡峰把骨头扔给小花狸，一只脚已经跨进门

里。

"怎么，听说你明天就要走，还不睡? "胡安吉的身于

堵在门正中说。

"我和春娅再说会儿话。"

"她睡了。"

"她睡了? "

"睡了。挖了一天洋芋，累得不想动了。"

胡峰迟疑着。他的腿好像钉在那里，不能进也不想退。

小花狸这个狗东西一有骨头就什么都忘了，也不摇头也不摆

尾，只顾在一边吭哧吭哧咔咔嚓嚓地啃咬。

他不知自己是怎样退出那只脚的，也不知自己是怎样转

回了身。他只是影影糊糊地记得，自己在抽回那只脚时，放

开嗓门说了-句s

"明天早上我想让她送送我 I "

似像呐喊，又像企求。

s

离开春娅的家门前时，拘沟坡坡上的灯光巳相继熄灭，

世界在这熄灭中变得一片漆黑。他聋拉着头往前走，在汩汩

流动的小溪旁还站了一个时辰。他回头看了一眼春娅佳的那

间屋子，屋子沉浸在夜色的静谧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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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飘飘忽忽地越过了小溪，脑袋有些发胀。步入村间的

正路时，他还碰见了瘦鬼会计的老婆潘香串。播香串本来就

生着一双短腿，又过早地披了一件大袄，他一下子没认出来，

还以为是哪个女人蹲在路边小解。他想回避，就停住了脚

步。

"是谁站在那儿，你想把我吓死哩? "潘香串颤声颤气

地问。

"你完了嘛?完了就赶紧起来么。"胡峰背着身说。

"是你呀。这娃这娃，你以为嫂子在这儿尿哩?就是尿

你还不敢过呀?怕啥?怕冲走了你的福气? "她说得肆无忌

惮，说完她自己就仰脖子笑了。

胡峰有点耳根于发烧，忙走开去。

"急啥哩?兄弟，不到嫂子的屋里坐坐?给嫂子的屋里

也留一点你这个贵人的福气，你这一主兴许嫂子都见不上

了。"

"不啦不啦，家里还有人。安举哥他们还在那儿坐哩

嘛。"

"走了l我还以为他又钻到哪个婆娘家去了，寻了半村，

到你家一问，才知道他们到村长家打麻将了。打就打去，只

要不偷人。"

"嫂子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"

"咋?你看不起嫂子是不是?走，到家里给你装些核桃

红枣什么的，我家的人你们都请喝酒哩，我们也该送你些东

西。"她说着就拉住了胡峰的胳膊，大有不去就不放他走的

架势。

胡峰腾出一只手来，想撕开她的纠缠，她一闪身，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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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却抓在她的胸脯上。

"哟，你把嫂子的奶都抓疼了P "

"好嫂子，你放开我。我，我要…...日

叫京要咋? "

"我，我要方便。"

"这还不方便?又不是十里八里。"

"我，我要尿。"胡峰啼笑皆非。

"我的妈哟。尿就是尿嘛，还要说个方便?嫂子听不懂

你的洋话。好好，你尿，尿了走。"

"你放开我。"

"这娃这娃，嫂于啥没见过?这黑黑的天，别人又看不

见。你那只手不是闲着么。"

"好嫂子，你是存心让我……"他没有说"尿裤子"的

话来。

她压低了声音z

"算你猜对了。那个瘦鬼一打麻将就保险到天亮了，孩

子都睡着了。你给嫂子……，让嫂子日后也有个上大学的儿

子。女子也行，让嫂子也沾孩子的光出去逛一逛。前年那个

工作组……，哎，可是一场空喜欢。"

"你不是有苦衷于嘛?让他们好好念书吧。'

"啧啧，那几个货一--屁子都擦不净。"

胡峰的喉胧里好像堵着一块东西，咽不下，吐不出。这

一连串让他心里发毛又让他趋于平静的话语，竟将他沉沉下

坠的感觉提升到了乱云翻滚的胸中。他本来想说s "你先走，

我后边来。"骗她离去。但他立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明天

一早就要走，他不愿意让一句谎言折腾得一个女人彻夜躁动

14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